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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话夜雨 圆月随人归
文\本刊特约撰稿 墨缇

《城南旧事》海报。

《那些女人》海报。

《巴山夜雨》海报。

吴贻弓代表作《月随
人归》。

吴贻弓，祖籍
浙江杭州，1938 年
生于重庆，1948 年
起定居上海。1960
年 毕 业 于 北 京 电
影 学 院 导 演 系 。
曾 任 上 海 电 影 制
片厂厂长、中国文
联副主席、中国电
影 家 协 会 主 席
等。获“新时期全
国 影 视 十 佳 电 影
导 演 ”“ 国 家 有 突
出 贡 献 电 影 艺 术
家 ”等 称 号 ，上 海
文 学 艺 术 奖 杰 出
贡献奖、2012 年中
国 电 影 导 演 协 会

“终身成就奖”、第
十 五 届 上 海 国 际
电影节“华语电影
终身成就奖”等多
项 殊 荣 。 并 参 与
创 办 上 海 国 际 电
影节。

吴贻弓主要电
影 作 品 ：《我 们 的
小 花 猫》《巴 山 夜
雨》《城 南 旧 事》
等。其中《巴山夜
雨》获首届中国电
影 金 鸡 奖 最 佳 故
事 片 等 奖 ，《城 南
旧事》获第二届马
尼 拉 国 际 电 影 节
最 佳 故 事 片 金 鹰
奖等国内外奖项。

2019年9月14日上午，中国第
四代导演代表人物、中国文联原副主
席、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主席吴贻弓因
病辞世，享年80岁。

那时候，中秋夜刚刚过去，天上
一轮静静的满月，仿佛沉浸于那一年
的《城南旧事》：“长亭外，古道边……
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人生的缘很奇妙，吴贻弓曾因这部电
影和这首名曲走上人生的巅峰，几十
年后，这首《送别》成为了大家纪念这
位导演的最富情感标签的脚本。

一生只拍9部电影

吴贻弓，祖籍浙江杭州，1938年
12月生于重庆，因时值战乱年代，家
中长辈为其取名“贻弓”，“贻”为“收
藏”，“弓”指兵器，取名寓意“刀枪入
库，天下太平”。吴贻弓的人生，似乎
践行了他名字的寓意。1960年，从北
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吴贻弓就
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人生。他的电影
作品《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几乎代
表了那个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个高峰：
《巴山夜雨》获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城南旧事》获第二届马
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鹰奖
等国内外奖项，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
获得国际奖项的中国电影。

然而，手握如此重奖的吴贻弓一
生却只拍了9部电影。电影学者石川
先生说，吴贻弓作为导演，有些“生不
逢时”。“他的艺术生涯从他人生的后
半段才开始，但很快他又因为各种行
政上的事情无法再专心从事创作。”

吴贻弓其实是一个电影的多面
手，他出演过黄蜀琴版《围城》里的周
经理，担任过张艺谋电影《摇啊摇，摇
到外婆桥》的制片人，1999年，他还担
纲神话动画电影《宝莲灯》的艺术指
导。吴贻弓几乎将自己的后半生都奉
献给了电影事业。在某种意义上，他
还是一位电影事业家，在他的艰苦努
力下，创办了如今已成为A级国际电
影节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完成了几
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他先后担任了
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中国文联副
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
联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等职
务。而这些充满权威或能量的履历和
职务，于吴贻弓和他的家人而言，并不
十分在意，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
过，他看重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电
影导演。而与之相伴一生的爱人、演
员张文蓉曾在他们结婚20周年时写
过一篇《话说我的丈夫吴贻弓》的文
章。文章的结尾，她写下对爱人的心
愿：“我真不愿意他当官儿，我觉得他
如果专心致志于他的专业，他会作出
更大的贡献来。”

吴贻弓把当领导看作是“为他人
作嫁衣”的事，行政上的事，都是为电影
创作服务的，而这些事总要有人做。这
么想，他的心里就能得到些安慰。晚年
退休在家，他以“申江小吴”为笔名写博
客，从2006年到2013年笔耕不辍，分
享自己的生活感悟、旅行见闻，也直言
自己几番与肺癌、糖尿病等疾病斗争的
细节。言语幽默，心态乐观。

在2006年开博初始，他为自己写
下一段自述：“要说我和电影的关系，自
然相当密切……屈指算来，从1960年
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正式投身电影起，至
今已将近半个世纪；然而惭愧的是，这
期间我总共只导演了9部电影，平均5
年多才拍一部，数量实在可怜。”

“电影像是一把温柔的锁”

1960年，吴贻弓从北影毕业后进了
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1978年，他
才第一次独立执导筒，短片《我们的小花
猫》于次年获文化部优秀青年创作奖。
1980年，在吴永刚总导演的提携下，吴贻
弓完成了他第一部长片——《巴山夜
雨》。关于《巴山夜雨》，出生于上世纪五
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人也许都有记忆，我
小时候好像是在露天电影院里看的，所谓
露天电影院，其实就是村里一户人家的院
落。电影的幕布徐徐开启，一艘开往武汉
客轮的三等舱里，被关押了六年的诗人秋
石，与另外的8个人萍水相逢，他们之间进
行着一些隐晦的对话和活动，隐隐约约地
透露出那个特殊年代的故事。影片的语
境很好，人物与巴山的雨融合，客轮孤星
一点航行于黑暗的三峡中，自然与人的交
互和呼应给影片带来的扩大的空间感给
观众以及片中人物予回味、回忆、沉思以
及投射，故事里有雾，有人性，有迷惘，也
有光芒。第一次使用抒情去点染冷峻的
吴贻弓，就这样站到了中国影史的前台。

1981年，于吴贻弓而言，是个特殊的
年份。那一年的年末，吴贻弓拿到了一
沓复印件，是宝岛台湾作家林海音的小
说《城南旧事》。他一页页地读，深深地
被感动。刚从《巴山夜雨》走出来的他，
再次走进历史——重现一个宝岛台湾作
家眼中1920年代的北京。小说十来万
字，影片只选了小英子六岁到九岁的经
历，完全以孩子的感受来触动观众。电
影上映之后，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

多年后，吴贻弓谈到这部电影，将之
视为一个时代对电影美学的重塑。“三段
没什么关系的人物构成了看似毫无联系
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说的分段式结构，还
是打散后重新交织？我们抓住了每一段
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
这种情绪积累构成特殊的味道。”

吴贻弓平日里喜欢读书著文。生
前，他曾多次为《解放日报》“朝花”副刊
撰文，谈艺术，说人生。1999年，他在“朝
花”回顾自己银幕生涯廿载时，曾发出电
影对他而言“像是一把温柔的锁”之叹，
坦言“不管拍片也好，为他人作嫁衣也
好，我都兢兢业业，尽力而为，从内心里
我都是没有半点不真诚的。”“电影像是一
把温柔的锁，我从小时候迷电影，到长大
后干电影，至今已年届花甲，自觉自愿被
她囚住，今后也不可能另图它就，只能这
样与她长相厮守，朝朝暮暮。虽然眼下的
电影市场不景气，但我相信，只要此情不
改，一步一步脚踏实地走下去，终究会迎
来枝繁叶茂的明天。”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在独立执导筒之前，吴贻弓
设想过未来自己影片的模样：

“应该是一条缓慢的小溪，潺潺
细流，怨而不怒。有一片叶子飘
零到水面上，顺着流水慢慢地往
下淌，碰到突出的树桩或堆积的
水草，叶子被挡住了，但水流又
把它带向前去，又碰到一个小小
的旋涡，叶子在水面上打起转
来，终于又淌了下去……”从这
些文字里，我们多少能感受到作
者的部分性情以及潜藏于他身
体里的善与良好的修养。

2018 年的秋冬，吴贻弓的
80周岁诞辰，上海市文联汇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撰写的

“海上谈艺录”吴贻弓专册《流年
未肯付东流》出版。书中辑录了
一位电影人与一位电影学者的
对谈，其间流淌的电影理想，深
植于家国情怀之中，令人动容。

在上海电影局时期就作为
吴贻弓副手的江平说“他这个人
太好了！”江平随吴贻弓工作多
年，见证了这位电影艺术家待人
接物的种种善意和修养。譬如
吴贻弓年轻时烟瘾大，但若是路
边没有垃圾桶，他就只是掏出烟
盒闻闻味道，而后强制自己把烟
收回烟盒中。有一次，单位新来
的保安因没见过他，不肯放行，
后来得知他身份后，保安很是忐
忑，他却给保安加了工资。

无独有偶，笔者也曾亲历了吴
贻弓的“好”，至今内心充满感激。

2005年11月9日，第14届
金鸡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百
年庆典在三亚隆重开幕。那天
从早晨开始，我一直蹲守现场，
记录现场里的各种花絮，并随时
寻找机会采访现场里的明星。

因为许多明星没有及时现
身，开幕式红毯上的星光不是十
分璀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吴贻弓成
了媒体长枪短炮的聚焦点。面
对无数的质疑声，吴贻弓一直保
持儒雅的姿态，一一进行回应。

开幕式接近尾声时，笔者终
于得到专访吴贻弓的机会。聊了
近十分钟，他邀我与他们一起用
餐，并称如此能让我得到更多的
采访机会。记得当时座中似有谢
晋、于洋、葛存壮、王晓棠、田华等
诸多老一辈的艺术家，当晚我的
独家专访，可谓满载记录簿。其
间记忆最深的，是与谢晋导演聊
及我对吴贻弓导演的感激时，谢
晋导演的一句话“他是一个很好
的人。”说出这句话的谢晋导演，
表情淡然，仿佛不过是拉家常时
随口提及了天气的阴晴。

1990年，由吴贻弓执导的电
影《月随人归》上映，讲述一对恋
人发生在中秋节的30年离合的
故事。而今，在距离这部电影过
去将近30年之后，在中秋节次日
的清晨，吴贻弓离开了这个世
界，似乎是应和了他电影的主题

“月随人归。”

文
艺
家
档
案

1956年9月，吴
贻弓（前排左二）与
北京电影学院同学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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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弓先生


